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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丁石孙先生的认识早年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在谋面之前，觉得先生是

高山仰止一般的伟岸存在。由于北大数学和民盟两方面的原因，后来在工作中有

幸与先生颇多接触，可谓幸甚至哉。2009 年 9 月，程乾生教授带我去拜访丁先

生。先生听了我的基本情况介绍后态度温和，全无想象中的国家领导人的威仪，

并热情地鼓励说，“组合数学大有可为”。随后我就有幸成为这个定期探望活动

中的一员，并在程乾生老师去世后担当起活动召集人的角色。该探访活动最初是

由丁先生的学生程士宏、程乾生、汪仁官、张顺燕发起的，是在丁先生卸任北大

校长不久，时间大约是 1989 年下半年。此后加入活动的有石生明、潘承彪、郭

懋正、冯荣权等老师，许忠勤、徐明曜两位也一同来过一两次。除冯荣权教授和

我外，其他人均为丁先生早年的学生，皆已年过古稀。每次谈天聊地，众人俱兴

致勃勃，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了一两个钟头。在北京大学数学学科百年纪念活动

的筹备阶段，我还和前后两届数学学院的领导去看望丁先生并汇报筹备工作，算

起来谋面攀谈近 20 次，实是难得的机缘。

座中多饱学之士，谈论的话题涉及时事、政治、新闻、故人、历史、文学等。

汪仁官先生讲过一个含有猜谜意味的故事。话说一书生赶考，打尖遇冷遂心生不

平，待要逞意气卖弄学问之际，却被小二一联“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给噎住

了。后人路过书生坟头，但见丁香繁茂，了解经过后叹息书生毕竟对出来了。下

联乃“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倘若熟知“冰”和“万”的旧体写法，自然会

心明了，但若传统文化有欠缺则不免茫然。

其时丁先生虽逾八旬且在轮椅上多年，但仍思维敏捷，往往能迅速捕捉到机

锋并发表洞见。先生最关心的是北京大学的动态、北大数学学院及数学中心的情

况以及教育问题。程乾生教授一次问道，“‘钱学森之问’您怎么看？某位领导

被学生问起，也没怎么回答”。丁先生认为，“那位领导回答不了。1980 年赵

丹同志去世前夕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到，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

希望，就完蛋了。文艺如此，科学、教育亦如此。西南联大时期，当局根本不管

学术本身，梅贻琦、吴有训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治学而不受到干扰”。丁先生

的意见可谓既一针见血又与时俱进。2016 年《知识分子》发表了某研究所所长

的“自白”，提出，我国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让跟班式科研盛行，与重大科学



突破越来越远，久而久之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科学鉴赏力。这正与丁先生的一些

见解暗合。当听到谈及形形色色的江河湖海人才计划、针对大学生的“珠峰计划”、

针对中学生的“飞翔计划”等时，丁先生若有所思。丁先生对北大的发展非常关

心，对北大数学学院两任院长王长平教授、田刚院士颇为赞许。一次，我将自己

与冯荣权、宗传明合译的《数学天书的证明》赠予丁先生。该书装帧精美，并有

严加安院士的题词“天成之证”，丁先生十分高兴。2012 年，丁先生欣然为《北

大民盟组织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册》题辞。我们交谈的话题还包括自然数的范围，

被打倒而不认错的领导人，什么是检验标准，电影《建国大业》及《三枪》，章

诒和所述往事等。2010 年 12 月，程乾生老师猝然逝世，丁先生为之黯然。

每次去探望，桂师母通常也会出来，坐在轮椅上和我们或长或短聊一会，然

后就一起合影。在丁先生虚岁米寿之际，我们共同准备了一盆兰花赠给先生，寓

意先生一生刚正，是一位君子。花盆上书“香分花上露，水汲石中泉”，还附有

我们的贺卡：“丁先生长命百岁、阖家幸福；何止于米、相期以茶。”那次北京

大学山东校友会也来了，还谈及季羡林将蔡元培和丁先生两位优秀校长相提并

论。

情牵数学院，光照后来人

丁先生始终记挂着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当得知张益唐取得重大成就时非常高

兴，希望他能够回北大来，教育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在我的印象中，近些年可能主要是受腿脚不便限制，丁先生很少出席公众活

动。但在 2013—2014 年至少来北大出席了“数学学科创建 100 周年庆典”“北

大数学力学系 1964 级校友五十年后燕园再聚首”和“纪念段学复院士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这三项活动。在北大数学百周年庆典上，往届学生见到坐在轮椅上

的丁先生纷纷热情致意，其中有的学生已白发苍苍。

我回国之初在北大教过一次文科高等数学和一次组合数学课程，不久接到任

务，因为赵春来、丘维声两位先生退休，由我和王立中教授共同教授数学学院

2007 级学生的高等代数（I，II）。这可谓光荣任务。这被称之为“三高”之一

的课程，对学生来说是打基础的重要课程。在北大之外的高校往往由代数学科最

资深的学者来任教，而在北大，老师们基本平等。我和王立中用的教材是王萼芳、

石生明修订的《高等代数》第三版。因为自身工作原因，在担任代数与数论教研

室主任两年后，我向学院请求辞去该职务并推荐王立中继任。在后来的一些年，

教研室同仁徐茂智、田青春、王福正、周健、赵玉凤等老师又相继教过高等代数、



抽象代数等课程。这些工作既是职责所系，也可以看作是对丁先生志业的某种继

承。

丁先生是中国代数数论研究的先驱。他的学生中就有很多出色的代数学家和

其他领域的数学家。单是听过丁先生讲高等代数大课的北大数学力学系 1954 级

学生中，就出了七位院士。代数学家石生明先生后来在首都师范大学立说育人，

影响很大，1993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王立中就是他指导的博士，也

算丁先生的再传弟子。再如孟道骥、徐明曜先生等，以及张继平、王杰、方新贵

教授等在职而较资深的一代重要力量。

根据张绍伟老师的文章，丁先生亲自指导的博士有三人：赵春来、张绍伟、

王福正。其实除了三人之外，丁先生还曾与聂灵沼、万哲先、曾肯成、徐明曜等

合作指导过更多的博士或硕士。但可能上述三位是以丁先生为主要导师并获得博

士学位的。田青春在吉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到北大追随丁先生做博士后，丁先生

曾回忆说，“我发现他确实非常刻苦，懂的东西也很多，他在研究上经常可以提

出一些新的想法”。田青春曾带他的学生来丁宅拜访，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已经成

长为新一代代数数论学者。

作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和领导者，丁先生为中国数学的现代化作出

了贡献，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数学研究贡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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